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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 青春叙事有着悠久的传统 世纪青春叙事更因其独特的风格和别

致的形态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青春叙事不仅关乎叙事题材 还是一种价值载体和生命态度 世纪青

春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感觉文化和身体元素的偏爱 在叙事策略上 世纪青春叙事常运用固定式

内聚焦模式 第一人称叙事以及独白话语 但在细节上又表现出对这些策略的偏移 如叙述视角的伪固定

性 人称机制的虚无化以及价值立场的真空 溯其根源 在于作为叙述主体的 自我 的文化虚无主义本

质与传统的青春叙事相比 体现出鲜明的 拒绝成长 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色彩 这是 世纪特有的声音

却在青春期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中得到强有力的张扬 在这个意义上 世纪青春叙事不仅有着类别叙

事的特征 还体现了选择与虚无 反抗与绝望的时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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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小说创作的洪流中 青春叙事形成了一道独具形态和文化品质的流脉 广为人知的文

本包括 永别了 武器 海明威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次杰拉德 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

在路上 凯鲁亚克 你好 忧愁 萨冈 情人 杜拉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乔伊斯

发条橙 伯吉斯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树 等等 青春叙事以青少年为叙事主体 以青春成长为

主题 描写主人公在生理特别是心理成长期的主体生成过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其意义不仅涉及生

理自然成熟的层面 更涉及社会文化结构对个体的规范与塑造 以及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反

抗和困惑 世纪青春叙事虽然在主题上延续了传统成长叙事的外壳 如生与死 情与性 现实与

理想 自由与束缚等 但更立足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掘 更注重个性的独立发展 道德意志的自由

选择 生命过程的真实体验 相对于传统启蒙文化将 理性人 作为目标的设定 它更青睐 非理性

人 感觉文化 乃至对身体性元素细致入微的感受 青春叙事的作家们往往把对世界的客观分析

转换成对个人主观情感和情绪的表达 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随意的情感刺激 而不是具体的行

为场景 对此 本文将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 分别从叙事的基本模式 人称机制以及叙述话语入

手 对 世纪青春叙事中 自我 的审美特质作出分析

一 叙述模式与青春故事

对结构主义者来说 叙事可以作为一种基本解释模式 一种不可简化为普遍涵盖律的模式来理

解的运动 这一理论方式不仅遭到了诸多人文学者的质疑 还遭到了 反文化 弄潮儿的嘲弄

对前者来说 模式方法如果被引入文学研究 将使其降格为科学主义 对后者来说 解构主义者早已

置某种可确立的规范于万劫不复之地 然而 作为联结微观透视和宏观把握的小说叙事学 其主要

兴趣恰恰 在于叙述的 谈话 是如何将一个 故事 简单地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 制作成有组织

的 情节 形式的 因而 它要把握的主要对象 是小说世界中的叙事结构与体系 从而帮助我

们理解作为故事的小说 能指 背后的 所指 即关于生命价值 生活意义的思考 因此 如果对模

式分析的方法不人云亦云地予以舍弃 而是合理利用的话 不失为理解青春叙事机制的一个有效途

径 笔者试从此径入手 对青春叙事中广泛存在的内聚焦模式作出阐释

在法国学者热奈特看来 叙事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零聚焦 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

述 叙述者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第二类为内聚焦 只以某个人物的视点来叙述 其叙述必须严格限

制在人物所感受的范围之内 第三类为外聚焦 叙述者站在不知情的角度 对事件进行描述 在内

聚焦模式中 又有着固定式内聚焦 转换式内聚焦及多重式内聚焦这三种细致区分 理论家的条分

缕析在文学的殿堂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然而 我们不能因此无视严肃的小说学研究 从严谨的

学理角度出发 我们认识到 叙述的结构模式作为小说艺术形态的建构手段 归根结底也是表现小

说家的艺术经验和审美感受的一种方式 受到他的基本创作观的制约 从创作实践来看

世纪青春叙事在结构模式上普遍选择了固定式内聚焦式 叙述者始终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 借着他

的意识与感官在行动 在感受 故事随着这个人物心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 随着其活动的结束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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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法国有青春文化代言人之称的小说家萨冈为例 在其处女作 你好 忧愁 中 作者向我

们展现的是一个有关青春少女的叛逆和因此带来无法挽回的伤痛的故事 情节呈单线发展 叙述

的视点固定在 我 也就是女主角塞茜尔身上 虽然故事的气氛围绕着她与安娜的冲突加剧而逐

渐紧张起来 但叙事的整体呈淡化情节 突出意识流动的特征 并以 忧愁 作为开篇和结尾的情绪

氛围 首尾呼应 小说的一开始写道

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 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 我踌躇良

久 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 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 忧愁

小说的末尾写道

只有在清晨 当我躺卧床上 听着从窗外传来的巴黎唯一的车水马龙之声时 我的记忆才

偶尔背弃我 我的心中倏然涌上了什么 我闭紧眼睛 呼唤着它的名字来迎接它 你好

忧愁

叙述话语在形式上都属于主人公的自言自语 是主人公的意识将自我作为描述对象 而构成小

说内容的整个故事 则是人物的所思所想 即 意识流 在与恋人希里尔初识时 塞茜尔关注的不

是作为他者的恋人 而是这个恋人在自己情感坐标系中的定位 以及种种缠绵引发的身体感觉

他生就一张拉丁人的脸 黑黝黝的脸膛十分宽阔 带着某种镇定自若的神态 仿佛随时准

备出来保护别人 这一点我很喜欢

对 他 的描写了了几笔带过 紧接其后的 是作者 依然故我 的笔触

对那些大学生 一般我是躲得远远的 他们往往粗鲁 我不喜欢青春少年 比起青年

人 我更喜欢父亲的朋友 那些四十来岁的男人 他们彬彬有礼地跟我说话 满怀爱恋 体现出

一种父亲兼情人般的柔情 可是 希里尔讨我喜欢

这是一种典型的固定式内聚焦叙述 而其独特性在于 外在世界不过是刺激叙事焦点情感和体

验反应的契机 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只为 自我 而设立 并随着此 自我 的淡出而淡出 自我 在

这里更多地表现为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与为古典人文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知识 理性甚至情感都少有

联系 体现出身体性的特征 在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中 乔伊斯倾注大量笔墨描绘的 是小斯

蒂芬对外在世界诸如冷 热 黏糊糊 怪味儿等诸多视觉 触觉 嗅觉的细致感受 这样的写作方式固

然有其先例 但在小说叙事中被抬到如此高度 则并不多见 这当然不仅仅是叙事手法的问题 从

中可以见出作者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观察角度 碎片化 体验性及个体化 而这些也正构成了 自

我 的具体内容

聚焦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式上的辨别 内在的文化气质更值得深思 一方面 在心理学研究

看来 青少年时代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突变 再生 和新质生成的时代 而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发现个

人 自我 的时代 从普遍意义上来讲 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发现是青春期的主要心理收获 而外部世

界 有形世界只是作为主观经验的一种可能性被认知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时代的青春 其 自我

又将呈现特殊的文化内涵 尽管 青年文化 常常是 反抗文化 的代名词 但 世纪的孩子们的反

抗足以让父辈阶层为之痛心疾首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出版即引起轰动 青少年们纷纷效仿故事

里的主人公 歪戴着鸭舌帽 满口脏话 热衷逃学 愤世嫉俗却又无所作为 与其说小说影响了社

会 毋宁说是小说顺应了时代体验 正如莫里斯在 开放的自我 里引用战后普通美国人的话 如

果我是上帝 我就会反对这个城市 把它清除掉 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毁的飞

机 现代性视野中的价值多元 价值混乱带来了它的孪生子 价值真空 对于一些正在追寻

自我意识之旅上的青少年来说 这无疑是在告诉他们 停止吧 你们没有自我

由此导致的矛盾是 在叙事模式上 世纪青春叙事虽然选择了固定式内聚焦式 但反映在文

本中又有了细微的差异 即这个视角虽然呈固定状态 却是无根的固定 因而事实上是个虚无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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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正如这段海明威式的对话

这么说你近来是在看书的吧

看一点 但没什么很好的

依我看 勃列特林先生 这书 对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 是个很好的分析研究

我可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可怜的孩子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你信教吗

只在夜里

葛雷非伯爵的每句提问都涉及较重大的问题 读书 灵魂和信教 得到的却都是轻之又轻的

回答 只在夜里信教固然有调侃和玩世不恭的味道 从真实的体验来说 也可见出 我 对现实世

界和信仰世界的双重恐惧与焦虑 灵魂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我定位问题 在时空的坐标系上 我

在哪里 的发问是每个人根本的哲学冲动 回避不代表不思考 只是找不到答案而已 正如在 发条

橙 中 第一章的叙述间隙都由一个问题导引 下面玩什么花样呢 对这一问题的反复引用 反映

了主人公亚历克斯精神世界的彷徨和虚无 虽然 我 是个无恶不作的小子 但行动力并不说明思考

力 我 的自我依旧是难以确定的 对此 本文将引入和结合对 世纪青春叙事的人称机制的分

析 进一步阐释其叙事的焦点 也是其焦虑所在 自我

二 叙述人称与青春体验

太晚了 太晚了 在我这一生中 这未免来得太早 也过于匆匆 才十八岁 就已经是太迟

了 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 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

这段自述成为 情人 开篇最精彩的所在 因为青春和衰老总是触动我们的感知情怀 引发共

鸣 语言之间满溢的忧伤 自怜的情绪 更是让文人骚客们反复把玩 而这样的审美效果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 这同样也是被 世纪青春叙事普遍采用的人称机制 叙述人

称的选择 关乎叙事格局的确立 而该叙事格局又与其背后隐藏着的叙述主体的叙事态度 价值取

向 审美倾向息息相关 也在事实上预设了作者与读者 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就第一人称来说 它首先限定了叙事的结构模式是固定式内聚焦式 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 又

不同于第二人称的对话性和第三人称的间离性 而有着强烈的真实感和主体抒发性 就真实感而

言 第一人称叙事更有着讲故事的特征 并且是讲自己的故事 尽管阅读者明白即便是 我 也是虚

构的 但就对语言的第一反应而言 我 比 某某 更显亲切和可感 就像是老朋友间的促膝谈心 聊

到当年事一般 而读者的阅读体验相对第三人称也有着微妙的变化 即 他 的故事对于作为读者

的 我 来说 往往具有他者性 即便产生阅读的共鸣 也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 看 第一人称则不

同 在阅读时 故事中作为叙述主体的 我 很容易与以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 我 发生重叠 因为在

人称指涉上 我 比 他 的心理距离更近 虽然这常被指责为不正当的阅读方式 却也是广泛存在

的阅读事实 并且更加突显出第一人称叙述机制的真实性特征 以萨冈的小说 某种微笑 为例 在

写到多米妮克告别父母前去与男友的舅舅享露水之欢时 作者这样写道

我父母一直送我到车站 我噙着热泪向他们告别 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那么难受 我第一

次感到丢弃了我的童年和家庭所给予的安全感 我人还在路上 却已事先对阿维尼翁 笔者

注 多米妮克即将前往的地点 产生了憎恶之心

本是自己盼望的事 却感到难受 原因在于这样的选择事实上意味着 我 跨入了成人世界

开始了自由选择 也因此失去了孩子才会享有的依赖感和安全感 所以 看似毫无道理的 憎恶之

第 期 徐 岱 李 娟 自我之舞 世纪青春叙事的一种解读



心 也是理所当然 试想 如果将该段叙述中的人称置换为 她 原有的感同身受一下子便会大打

折扣 距离感和旁观感油然而生 原本是 我 与读者间的吐露心事变成了客观的心理描写 甚至平

添了些讽刺效果 因为第三人称的叙事只是 主人公的故事 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的心理空间距

离被拉大 反映的是阅读心态上的相对超脱乃至审视 与第一人称叙述相比 在心理的真实感上要

略逊一筹

与此相关的 是第一人称叙事机制中的主体抒发性 第一人称更有利于叙述者主观情感和主

体体验的外在流露 毕竟讲述自己的心情要比讲述 他 的心情要容易得多 也方便得多 以具体

的文本为例

飞机一着陆 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 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 那是一个管弦乐

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 挪威的森林 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 不比往

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我扬起脸 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 浮想联翩 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

失却的许多东西 蹉跎的岁月 死去或离去的人们 无可追回的懊悔

如果不是这段平缓忧伤的自述 我们是否可以立即进入小说 挪威的森林 中那份青春感伤的

氛围中 是值得怀疑的 与其他人称机制相比 第一人称特别适合于心理的追悔和往事的追思 因

为它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 这为叙事主体的直接登场以及与读者面对面乃至掏心掏肺的交流提

供了方便 所以 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感 在场感同时也意味着鲜明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性 此

外 由于青春体验是大多数人共有的生命历程 第一人称叙述因其倾诉性的特征更容易引起广泛的

共鸣

如果说第一人称叙述是青春叙事普遍偏爱的叙事机制 那么 世纪青春叙事又呈现出自己

的特征 即由 向外 全面转 向内 可以与 世纪一部著名的青春成长小说 哈克贝里 芬历险

记 作比较 马克 吐温在这部小说中同样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 但读来感觉大有不同 细细

究之可以发现 虽是第一人称 小说的叙述着眼点却是 世界 发生了什么 以及 我 在 世界 中的

行动 从而呈现出外向性特征 例如 小说开篇先提示读者这次冒险是之前一次冒险即 汤姆 索

亚历险记 的后续 我 被达格丝寡妇收养 生活非常 可怕 所以 到了我再也不能忍受的时候

我就溜之大吉了 随后的一系列事件皆围绕此而展开 小说极少梳理内心世界的隐幽 而是

以情节展开为主 与之不同的是 世纪的青春叙事往往以淡化情节为特征 讲故事 的兴趣不

那么浓厚 取而代之的 是对心理世界的细挖深掘 总体呈内向性特征 虽然也有 世界 但只是

心理感受中的 世界 被心理之眼扭曲和变形 不再以客观的面目出现 也就是说 外在世界不过

是内在主观世界的外射 客观真实性减弱 主观真实性增强 在大多数时候 世纪青春叙事的作

者们会放弃对外在世界的描述 全面致力于内在感受的爬梳 甚至以牺牲小说本身的可读性为代

价 这也提示了 世纪青春叙事中对第一人称机制把握的度的问题 第一人称的好处在于相对其

他人称叙事的真实感和主体抒发性 那么 对该主体则要求有鲜明的个性和人格内涵 但同时也导

致了叙事中 自我中心 倾向的出现 叙事主体以压倒性优势入场 使原本平等的交流活动在美学上

失衡 杜拉斯的 情人 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读者反映的 晦涩 颇能说明问题 由于是一部半自传体

小说 作者对个体私密经验的意识流描述很难为受众所感 而对 自我 的全神贯注乃至心无旁骛

也成为 自恋 的诟病所在

然而 自我的探寻与虚无的体验是相伴相随的 不仅表现在前文提到的对灵魂问题的回避上

还表现在青春叙事中的未老先衰感 情人 的第一句便是 我已经老了 我 的脸是 备受摧残的

面容 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 皮肤也支离破碎了 实际上主人公不过

岁 正值花样年华 书中还说道 一只衰老的鸟儿 我说 我觉得自己老了 而高中生霍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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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轻轻已想着隐居 当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捉住误闯到 混账的悬崖边 的孩子们 与衰老相

关的 是激情的匮乏和无力感

我感觉良好 但是 在我内心总是有一种厌倦 孤独 有时是激奋的情绪 这种情绪犹如一

头活生生 热烘烘的野兽在我体内骚动 我思忖我多半是个肝病患者

我突然觉得软弱无力 我的生活白白地过去了 我什么都不干 就在傻笑

这段描写颇有典型性 一方面有爱的需要 另一方面缺乏爱的能力 只好止于轻盈 呈现出颓废

的美学品质 这种颓废表现在对心理细节的精雕细琢 使作品解体为情绪过度抒发的片段 以形式

上的反道德 反传统为特征 借此掩饰自我的苍白与无力 小说中的主人公既缺乏改变自身社会处

境的冲动 也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 不想有所求 反感有所求 沉湎在寂静主义的 逃离 中 以一场

接一场的白日梦来打发日子 他们的 自我 觉醒之际 与世界发生的第一次联系 是以存在主义的

方式 思索生命 思索衰老 思索死亡 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意识到丹麦王国在腐朽的 忧郁王子

世纪的孩子们固执于一己的视角 专注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感受着自己并不成熟的身体 于外界似

乎茫然无知 与传统青春成长小说不同 他们是拒绝成长的一群人 他们弑的是文化之父 一种

弥漫感 即一切都在变化 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 传统上那有序时空的稳定坐标正

在失去其可靠性甚至真实性 他们在父辈面前有意地引发了一场爆炸 而这场爆炸 虽让人迷惑

却不过是探寻自我与虚无主义的奇妙结合 也因此缺乏实质上的深度与创造力

三 叙述话语与青春文化

世纪青春叙事中 叙述话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 这是由于 一方面 叙述行为首先要通

过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即叙述话语才得以呈现 另一方面 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着力强调的一个层

面 他们认为 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它的意义不是来自文本之外的某种因素 如社会历

史背景 作者的思想意图 乃至读者的接受反应等 而是基于作品的文学语言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

那里 它被理解为 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人的手段的能力 而 说服 不仅涉及语言本

身的审美力量 如简洁 力度 优美等等 更在于语言形式背后的审美感染力 它植根于叙述话语的

内在构成 关系到文本风格化的形成 涉及到文本的内部结构 最终则落实为叙事主体的个性 因

此 对 世纪青春叙事话语的研究 将与叙事结构和人称机制一样 最终以叙事行为的审美文化特

质为依归

从不同的叙述角色出发 叙述话语可分为叙述语和转述语 所谓叙述语 意指由叙述者发出的

言语行为 而转述语 则为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引入文本的言语行为 如前文分析的 世纪青春

叙事以固定式内聚焦式和第一人称机制为主要的叙事模式 这影响到对叙述语的控制和调度 表现

为其叙述话语往往以 独白 形式出现

尽管如此 记忆到底还是一步步远离开去了 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 在如此追踪着

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 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 因为我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

的记忆都丧失了 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安置所的昏暗场所 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

里 化为一摊烂泥

我想 我的全部爱情都曾是如此 面对着一张脸庞 一个姿势 在一个亲吻之下 突然产生

一种激动 一时间心醉神迷 缺乏紧密配合的协调 这就是我有过的全部爱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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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时候 他们在街上跳跳蹦蹦 我则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 我一辈子都喜欢跟着让我

感觉有兴趣的人 因为在我心目中 真正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 他们热爱生活 爱聊天 不露锋

芒

巴赫金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一书中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都深切

感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 感到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 从而把对他们所作的表面化的盖棺论

定一切评语 全都化为了谬误 因此 这些作为 思想的人 强烈地反对在别人的意志支配下

完成自己 巴赫金进而认为 正是这种未完成性的存在 成为独白小说和复调小说的根本不同之

处 在独白小说中 叙事主体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力 既规定了叙述视角 更使作品只表现出一种声

音 体现一种价值观 各个人物虽有性格的自主权 但没有价值观的独立性 因而呈封闭状态 相反

在复调小说中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声音 各人物的思想意识是平等对话的关系 且永不给彼此下

一个最终的 完成了的论断 从而有了开放性的审美特质

然而 世纪青春叙事的复杂性在于 其叙述话语一方面表现出独白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 在

美学效果上又体现为 未完成 的状态 其原因在于 虽然是独白话语 但由于独白的叙述主体不具

备一个强大的 坚定的从而足以支撑起整部小说价值立场的自我 所以 它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模糊

的声音 一个虚弱的独白 这突出表现在 这些青春叙事中的主人公虽然似乎都有着我行我素的主

张 鲜明张扬的个性 乃至离经叛道的行为 仿佛他们就是明目张胆的 破坏的一代 毫不矜持地对

整个世界进行着肆无忌惮的自我抒发 但是 正如考利曾分析的

我们十分谦逊 不要求自然为我们的幸福时刻增添光彩 或使我们的激情狂热回荡 我

们在早年就失去了理想 而且失去得并不感到痛苦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尽是傻瓜和无赖 统

治着他们的也是傻瓜和无赖 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 可以用钱收买的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和别人一样坏 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看到 青春叙事往往以独白性为其叙述话语的典型特征 但是 落实到具体文本中 巴赫金

对托尔斯泰小说独白特征的分析则不那么契合 对于 世纪青春叙事来说 话语的独白和未完成

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叙述主体虽然掌握了叙事视角与话语权 但在价值立场上又呈模糊和松懈

状态 具体表现在 虽有固定的叙事视角 却缺乏统一的思想立场 虽努力确立叙述主体的独立意

识 却又极其软弱 缺乏坚定性 虽然掌握了叙述话语权 却无意和无力给自己及其他人物形象做出

最终的 完成了的论断 从而使小说呈现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审美特质

以 你好 忧愁 为例 主人公塞茜尔虽然宣称 我的天赋更多地在于在明媚的阳光下拥抱一个

小伙子 而不在于攻读一个学士学位 并以此激烈对抗中产阶级完美女性典范的安娜 但她在理智

判断上又认为安娜是对的 并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循规蹈矩的路 虽然她可以带着青春的骄傲蔑

视安娜 然而 当安娜

温柔地抚摩着我的头发 我的后脖颈 我纹丝不动 我感到就像一阵海浪涌卷过来 沙粒

从我身下流走 一股甜滋滋的垮败欲涌上心头 渴望也好 没有任何一种感情像它那样驱动过

我 摈弃这一出喜剧 把我的生活托付出去 将我自己交到她的手中 直至我生命的终日

而霍尔顿虽然愤世嫉俗且富有批判精神 最终也承认 我真他妈的不知怎么说好 老实说 我

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 所以 世纪青春叙事在叙述话语上常常表现出一种无话可说

乃至话语重复的独白 空套着一副独白的外壳 以反叛为途径 也以反叛为目的 外表强大 内里却

是价值立场的真空 呈现出软弱和不稳定状态 如果说歌德时代的青春叙事仍然有着对于成长和

完美的追求 世纪青春叙事则将其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一并反叛 在貌似强大和独立的叙

述背后 露出了一张苍白和虚弱的脸

既可作为叙事的一种 也可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 世纪青春小说以其鲜明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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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它的意义所在 它普遍采用固定式内聚焦式的叙事模式 但其固定是脆弱的 无根的 它常

常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机制 但又缺乏有着独立声音的 自我 它愿意表现出话语独白的面貌 却

因不能坚持有个性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一种 伪独白 对特定叙述模式 人称机制以及叙述话语的

选择与偏离不仅意味着 世纪青春小说在叙事学研究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它显示了作为叙事主

体的 自我 的价值真空色彩 以及虚无主义的文化特征 这同样是 世纪的文化现实向我们发出的

挑战 它被青春作家们敏感的心灵捕捉到 为我们演绎了一段没有终结 也少人喝彩的孤独之舞

只不过 逝者如斯的生命之河不会为谁而停留 昔日的孩子们或已故去 或仍在成人世界中坚

强地生存 他们已经不再从事青春写作 而是以文学的名义继续进行着生命的探索 然而 他们曾

经用血肉与灵魂铸就的青春之舞仍然在我们每个人的舞台上演 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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